
4

3关注人物与细节，不强求惊心动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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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东作家庞贝的最新长篇小说《乌
江引》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北京、广州
两地同步举行了首发式。

该书的主线落在以“破译三杰”曾希圣、曹祥
仁、邹毕兆为主力的中革军委二局，用复调笔法
再现历史，巧妙地勾连起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等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

在大量解密档案及“破译三杰”后人提供
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庞贝以文学的笔法
和想象写就了这部长征题材力作。庞贝早年
毕业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毕业后曾在解放
军总参谋部工作。著名作家莫言、麦家早年
也曾在此系统服役，这个系统的前身就是红

军时期的中革军委二局。
庞贝现为国家一级作家、广东省作家

协会主席团成员、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
专业作家，曾出版《无尽藏》《独角兽》等长篇
小说，并入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决选。基于
自身的职业背景和创作实力，在长征密电大
量解密之后，庞贝便决意创作这样一部可谓
“非我莫属”的长篇小说。

小说分“速写”和“侧影”两部分，前者是
军委二局匿名者的战地笔记，后者是今人对
这段秘史的艰难寻访。作者于此时代背景
中，于二万五千里情报战的“速写”式叙事
中，于后人对记忆碎片的寻觅打捞中，逐渐
显现出无名者的崇高“侧影”。

“只要有人记得，他们就还活着。”这是
庞贝写作该书的初衷，他想穿越遥远而隐秘
的岁月，铭记那一代人的青春与传奇。

羊城晚报：您曾就读于解
放军外国语学院，专业还是英
美文学，后来又任解放军总参
谋部参谋，这给您的写作带来
哪些影响？

庞贝：我上学时念英美文
学，英语比较好，在学校图书馆
里“啃”了很多世界名著的原
著，比如《尤利西斯》。那个年
代读了不少书，而且读得很扎
实 ，对 后 来 的 创 作 有 很 大 帮
助，尤其是在小说美学的现代
性方面。

写《乌江引》的时候，一开
始我不是很有信心，觉得题材
工程量太大，迟迟没有下笔，一
直在思考如何将历史题材写出
文学性，这种文学性不能是笼
统的，而是具体到叙事结构、人
物塑造、语言表达等方面，一直
在找感觉。但是我又相信自己
肯定能写好，因为我有天然的
优势。长征路上情报破译这段
历史，之前都处于高度保密的
状态，但我曾在那个系统工作
过，拥有很多一手资料，而且

“红色密码之父”曾希圣的家人
也提供了很大的支持。这都使
得这个作品与我们常见的谍战
题材大不一样，我知道自己该
如何写。

羊城晚报：读《乌江引》第
一感觉像是纪实文学，读到后
面又像小说，您是如何定义这
本书的？

庞贝：当然是小说。我的
设想一开始就是写具有原创性
的小说，而不是纪实文学。很
多人在写革命历史题材的时候
都会用纪实文学的手法，以至

于不讲究文学性，甚至有的人
只是抓一个题材，然后毫无章
法地堆砌历史资料，缺乏文学
的质感。

但我是想写出一部很有质
感的作品，想做出具有某种原
创性的叙事文本，所以尽管这
个题材的小说更难写，我还是
选择走下去。

书中的“速写”和“侧影”两
部分相辅相成，形成了一种复
调的双线结构，解决了小说代
入感的问题。我刻意用第一人
称的手法来叙述，拉近读者与
作品的距离，力求在真实和虚
构间达到某种平衡。

羊城晚报：为什么用小说
的手法来表现会更难？

庞贝：因为创作要建立在
史实的基础上，虚构的空间很
小。一方面历史大的方向和事
实你是不能改编的，必须要真
实可考。《乌江引》中有很多高
层领导出现，毛泽东、周恩来、
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等人，军
委二局就紧跟在他们身边，他
们的一言一行、每一笔都必须
有出处，不能虚构。

为了有更大的创作空间，
我采用了不同于一般历史题材
的手法。通常很多历史题材的
小说都是重点突出大人物，将其
放在前景，而我则是将其放在后
景，尽量略写，只是在史实的基
础上加以呈现。所以我把中革
军委二局团队作为前景，详写，
而中央首长等大人物都是通过
情报“破译三杰”等人的行动和
视角带出来的。“景深”改变后，
虚构的空间就大了很多。

羊城晚报：为了写作您都
做了哪些准备？

庞贝：一个是走访现场、
采访当事人，另一个是查阅
资料。我前期看了海量的资
料，必须了解相关的背景、阅
读原始文献，我要通过长征
的一些细节找到感觉。

在语言的细节上，我没
有 使 用 所 谓“ 现 代 标 准 汉
语”。比如量词，当时的人是
说“一只土豪”，而不是现在
通用的“一个”；还有他们称
呼“政委 ”都是喊“政治委
员”，我在文中都保留了当时
的说法。有时候一个词语的
运用背后就是整个时代的背
景和语境。

羊城晚报：一般情报谍战
题材都写得比较惊心动魄，充
满悬念，但是您下笔比较平
实，这样做是出于何种考虑？

庞贝：可能是因为写作
目标不同。一些谍战题材光
在隐秘上做文章，甚至是过
于戏剧化。但《乌江引》主要
是密码战，尽管其中也有谍
影。前面写长征那一段，作
品的主体部分是第一人称叙
事，因为“我”是在场者和亲
历者，这种情感是非常复杂
而且微妙的。我能切身感受
到那一代人的心态，相对来
说比较理性、克制，很多东西
没有大肆渲染，有的甚至只
是一笔带过。

不管是情报破译还是战
斗现场，我更关注的是其中
的人，尤其是人在身心极限

状态下所爆发的生命力，让
人惊叹。这也是我写这部作
品的初衷。相对于惊心动魄
的情节，我更多着墨于人物
形象的刻画。

羊城晚报：读者确实能
感觉到“破译三杰”刻画得非
常生动，还有其他很多小人
物都描写得栩栩如生。您是
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庞贝：关键是抓住人物
的性格特征去描写，用细节
和故事去精心打造人物形
象。“破译三杰”每人都有自
己的特点：

曾希圣虽然戴着圆框眼
镜，但他是一个文武双修的
刚烈汉子，他可以撩起八十
多斤重的石碾子、再用手接
住，连着七八下面不改色。
湖南人，性子比较冲，脾气有
些大。长征路上，有一次朱
总司令急着要情报，但曾希
圣还在破译中，他竟然直接
把老总推出了门外。

曹祥仁，湖北人，15岁就
参加了红军。他熟记了几千
常用字电码，听到电码可以
直接在脑子里转换为文字。
也就是说，一般报务员是收
听电码，而曹祥仁几乎是在
直接接收文字。

邹毕兆也是湖南人，非
常聪明。他也是15岁就参加
了红军，19岁就成了“破译三
杰”之一，记忆力强，对电报
的摩尔斯电码倒背如流，更
主要的是他还有一股年轻人
永不服输的精气神。

羊城晚报：毛泽东同志形
容，长征是在“走夜路”，而军委
二局是红军长征的“灯笼”。当
时条件那么艰苦，为什么军委
二局能屡次创造奇迹？

庞贝：我们说“毛主席用
兵真如神”，他的高明在于分
析情报、做出判断，然后寻找
战机，摆脱敌军、调度敌军、消
灭敌军。而破译是一切决策
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密电破
译，领导人的决策就失去了走
夜路的“灯笼”。当时条件特
别艰苦，而且长征越往后走，
情报获取途径越发单一，基本
只能依靠破译敌人的密码。
从1932年秋天到 1936年红军
三支队伍会师，“破译三杰”亲
手破译的敌军各类密码有860
种之多！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能破
译国民党的密电，但是他们却
无法破译红军的。1933 年国
民党首屈一指的破译专家，叫
黄季弼。他写给蒋介石的报
告里说，“我们分类悉心研究，
时经两月，毫无头绪，无从分
析”。这种差别还不仅在于技
术，也在于谁拥有更执着和大
无畏的奉献精神。

羊城晚报：在小说最后有
几行小诗，“时间的深处/有一
种 静 默/那 是 水 中 的 星 光/是
风中的密息”，这首诗是写给

“破译三杰”的吗？
庞贝：“破译三杰”都曾被

授予过红星奖章，局长曾希圣
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曹祥仁
和邹毕兆是三等红星奖章。
这个奖章可了不得，1933年被
授予一等红星奖章的只有周

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几个人，
刘伯承、叶剑英等人也都是二
等奖章。这是中国工农红军
的至高荣誉。

然而曾希圣的那枚奖章，
过乌江的时候掉到水里了，后
来他甚至从未跟人说过获得
过奖章的事情。曹祥仁的那
枚奖章，则是解放战争期间要
绕道朝鲜，他坐船从山东到东
北，途中遭遇国民党的船前来
拦截，秘密和奖章都在一个小
包裹里，为了保密，他直接把
整个包裹都扔到海里去了，就
像小诗中那句，成为了“水中
的星光”……

他们的工作非常重要，又
处于极度保密状态，受到误解
也不能辩解，因为只有党和军
队的最高层才知道他们的业
绩。这一点，给主人公铺上了
一层悲壮的色彩：他们是真正
的无名英雄，即使行走在自己
的队伍里，他们的身份也不为
人知。书中有个细节，有一次
刘少奇说军委二局要这么多油
干什么，领导们点灯都没有
油。可见当时连刘少奇同志都
不知道，这帮人到底在做什么。

我觉得，他们本身就如同
“水中的星光”“风中的密息”，
就像那红星奖章一样，明明象
征着巨大荣誉，却就这样沉在
水底。曾希圣的夫人，一直到
死都不知道丈夫所从事的事
业。他们默默做了这么多事，
却始终像无名英雄一样。因
此，在长征密电全面解密之
后，我以文学的形式呈现这个
传 奇 ，是 为 了 致 敬、也 是 告
慰。只要有人记得，他们就还
活着。

羊城晚报：《乌江引》会被
改编为影视剧吗？

庞贝：首发式后还没几天，
就已有多家影视公司来找我谈
改编的事了。如果改编为电
影，我会全程参与。一提到长
征，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就是
爬雪山、过草地，长征情报战这
一块影视作品还没有过，应该
会有比较好的前景。《乌江引》
里的这支“夜行军”有那么多故
事，非常神秘，他们在身心承受
极限压力下创造的功绩，更是
充满了戏剧的张力。

羊城晚报：广东有丰富的
革命历史题材，您觉得该如何
进一步提升其影视创作水平？

庞贝：其实广东有资源，也
有经济实力，缺乏的可能是整
合。现在都倡导大文化的概
念，文学是源头，先抓好文学创
作。合作就需要打通文学跟影
视、戏剧乃至网络媒体之间的
通道，我想如果广东能够打通
各个艺术门类，统筹交流、资源
整合的话，是能期待做出更多
好作品的。

对于革命历史题材，无论
是文学创作还是影视改编，都
要有自己的真情实感。在我回
望所写的这段历史时，真的是被
深深感染的。那一代参军的人
基本都很年轻，正值青春岁月，
在长征开始的 1934 年，我笔下
的曾希圣才 30 岁、曹祥仁 20
岁、邹毕兆19岁，他们在那么艰
苦的环境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
的奇迹。这是一种意志力，也是
一种创造力、生命力。直到今天
我还能感受到这种力量的存在。

致敬红色““破译三杰破译三杰””
的隐秘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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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乌江引》聚焦长征途中的密码战

红军长征路线图（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

战士们就地侦收、就地破译
长征时军委二局所用的充电机

中 革
军 委 二 局
首 任 局 长
曾 希 圣 之
子 曾 建 生
参 加 新 书
发布会

庞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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